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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商界“第一伟人”曾铸与中美工约风潮

朱 英

摘 要 为抗议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歧视和虐待华人的“禁约”，曾铸作为一介商董而成

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倡议者、联络者乃至领导者，以非凡勇气发起抵制美货运动，获得全国商

界和学界积极响应，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随后又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联络

人，与美国公使和总领事进行面对面交涉，开启近代商人外交之先河。曾铸在遭受生命威胁

时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天下同胞书，赢得海内外人士普遍尊敬与赞誉，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

有，他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而名垂青史。以往诸多论著对曾铸在中美

工约风潮中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忽略以及有失偏颇的评价，均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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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于 1905 年的中美工约风潮，又称“抵制禁约”或“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的方
式，抗议美国强迫清政府续订虐待华人苛约的一场斗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全国

性反帝爱国运动。从外交史视角看，以抵制美货的斗争方式，抗议美国强迫中国续订华工禁约，又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商民外交的发韧。这场运动历来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除发表了许多专题论文之

外，相关论著和教材也都会有所论及，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著《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旅美学者王

冠华著《寻求正义：1905-1906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分别是不同时期研究这场爱国运动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的报章以及时人编辑的相关书籍，都以大量篇幅提及曾铸，并且充满了钦佩赞誉之词。但

以往的论著，尤其是论述近代商会的著作和论文，几乎都会强调上海商务总会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领

导者，然而对上海商务总会如何发起并领导这场运动的具体史实却语焉不详¬，尤其是严重忽略了曾铸

在这一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乃至对曾铸的评价也不无偏颇。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相关史实考察和

分析曾铸在中美工约风潮中的表现与作用，对一些传统的观点与结论略予辨析。

一、曾铸“第一伟人”之称的由来及其生平

1906 年，东吴人士王大纶为苏绍柄辑《山钟集》题写“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曾公少卿象赞”。
曾少卿何许人也？身为一介商董竟然享有“伟人”之称，并且还冠为“第一”，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独一

无二的至高荣誉。之所以如此，与其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密切相关。曾铸，字少卿，原籍福建同安，

享年 60。曾铸出生于商人世家。其父系“贸迁来沪”，因“秉性仁爱，旅沪同乡有事，恒乐赞助。乡人德之，

¬ 少数论著如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1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说明了上海商务总会在抵制美货运动中
的不足，对曾铸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有所肯定，但同时也认为其存在明显缺陷。

 迄至目前，专门叙述曾铸与抵制美货运动的文章只有邓绍根《曾铸与 1905 年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该文对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表现
与作用均给予了肯定，但叙述过于简略，对许多相关问题都没有展开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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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举董事沪南泉漳会馆”。曾铸之母则“治家有道，训子有方，恭俭慈爱，敦睦邻里”¬ [1]。由于恰逢乱世，

少年时代的曾铸未能入塾就读，14 岁即开始学习经商。尽管他“幼而歧嶷”，且家境较好，无奈“值洪杨之
乱，奔走避难，无暇读书，年十四从苏太翁子明公学贾”。不过，曾铸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终日勤劳，

黎明即起，习字日以千计，笔法苍劲，自成一家，兼嗜画芦雁，栩栩如生。商余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若宿

儒焉”[1]。

19 岁的曾铸出任祥泰商行经理，20 岁成婚，生有一女一子。但几年之后，却“经商失败，备历艰辛”。
后“适有乡人集资经商，聘府君理其事”，遂又步入商场 [1]。重返商场的曾铸不久又遭遇家庭不幸，在接连

经历了丧妻之痛后，才逐渐转入正轨，与此同时，曾铸也经商致富，“于嘉定购良田千亩，建瑞芝义庄”[1]。

庚子年，“初定襄吕海寰、盛宣怀仿行西人红十字会，旋往南洋群岛运米平粜”，在沪上商界声名渐起，成

为著名南洋贸易大商家福裕南号（后改名为德发行）的经理。除从事南洋贸易外，曾铸还相继投资上海

的保险业、江苏镇江的造纸业和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甲辰年间，“南市总工程局向由官办，巡警道袁树

勋改归绅办，铸多所规划，实树地方自治先声，尤以鸦片不除，中国无由争存，乃创设振武宗社，劝导自

禁，一时支社踵起，报戒者达数万人”。另还“设商团公会，保卫地方，捐资三万金创办贫儿院，奉旨嘉奖

并颁御书广学流慈额”。此时的曾铸，已成为旅沪福建商帮的领袖和上海知名商董。因乐善好施，“历年

各处水灾，慨捐巨款，叠奖一品封典花翎候选道”[1]。此外，曾铸还具备一个明显特点，即“声带宏亮，有演

说才。前清末叶风气虽开，各地皆有演说，然聚众数千人，而能全体一致鼓掌如雷者，要推府君之演说为

最”[1]。正因如此，其在抵制美货运动集会上屡次发表演说，都受到与会者欢迎和称赞，具有很强的号召

力和影响力。

曾铸成为寓沪福建商帮领袖和知名商董后，一直热心于地方慈善与公益事业，尤为关心国家和民族

命运，为此积极参与各项相关活动，多方奔走，不辞辛劳，其晚年“商业虽发达，然绝对不营投机事业，故

所入有限。生平除捐助施与之外，一不求书画古董，二不置金珠钻石，三不御轻裘肥马，四不喜赌博游

戏”[1]。但对于慈善公益和地方公共事务却积极参与，并慷慨捐助，为人称道。不过，曾铸一生所从事的

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并流传青史的活动，无疑是在 1905 年发起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

二、曾铸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

以往的相关论著之所以普遍认为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动者，主要因为发起这场运动

的首次会议是在上海商务总会的会所举行的，并且误以为是上海商务总会主动召集各业商董举行了这

次重要会议。据 1905 年 5 月 11 日《申报》报道：1905 年 5 月 10 日沪上各业商董于午后“在美租界
靶子路商会互筹抵制之法，由曾君少卿、戈君朋云登坛演说，大致美如坚持此约，则中国商民均相戒不用

美货，以为抵制。继而公拟电致外务部……又电至各口商务局”“至致商部一电，则由杨杏诚（士琦）参

议主稿，参议当时以为宜秘，盖犹循向来中国官场轨范也”。这篇报道的内容较为简略，只说明曾、弋两人

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以及向清政府外务部和各省商务局发出通电，但并未介绍两人演说的详细内容，也没

有指明通电系由何人领衔发出，而且所说致电各省商务局和密电商部等与实际情况不无出入，实际上并

未致电各省商务局，致商部电也并非密电，而是公开通电。

苏绍柄汇编的抵制禁约史料《山钟集》对这次会议有较详细记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上

海各帮商董因美禁华工事，特开商务总会集议对付之策。未刻，到会者源源不绝。迨座客已满，由曾君登

坛演说，激昂慷慨，语语动人。”曾铸在演说中“提议抵制之法，大旨谓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

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其陈说办法甚为中肯，时在座绅商无一人不

¬ 本资料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先生提供收藏之线索及原件照片，谨致谢忱。

 包括作者以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在论及上海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时也持同样的观点。另外，在抵货运动时期少数人也有类似说

法。



朱 英：清末商界“第一伟人”曾铸与中美工约风潮 · 83 ·

举手赞成。随后公议电稿，禀请外务部坚拒签约，并请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电部抗阻。又遍电各省商

会，请为传谕各商，协力举行抵制办法。”[2]（P11）该记载未提及戈朋云也曾登坛演说，只说明曾铸在会
上发表演说，具体提出以两月为期，如果美国不允删改虐待华工的苛约，即“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

制”，得到全体与会者大力支持，更为突出地体现了曾铸个人的重要作用。另外，本次会议议定向外务部、

南北洋大臣发出通电，同时还通电各省商会请予响应。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个记载是较为可信的。

正是因为这次发起抵制美货的重要会议在上海商务总会会所举行，而且在当时为数众多的商人团

体中，也只有商务总会具有号召各业商董的影响力，故而在当时即有“经沪总商会集议，禁约不改，相戒

不用美货，众论佥同”[3]，以及“此议创于上海商会，各省风从响应”之说 [4]（P59）。对于这些说法，上海
商务总会也未曾予以否认，而且该会后来也曾经多次召集各业商董商议抵制美货的具体事宜，并且与美

国领事和公使进行交涉。另外，上海商务总会还曾表示愿与学界紧密合作，共同开展抵制行动，在抵制

美货运动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却并非如以往论著所说：“上海商务总会作为运动的实际

领导机构，最早行动起来，于 5 月 10 日召开各帮商董参加的特别大会。”[5]（P60）
细加考察不难发现，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人在最先发起抵制美货的集会上并未起主导作用，并因此

而受到外界批评和指责，相反是曾铸个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赢得社会各界普遍称誉：“公此次首倡义举，

抵制美约，凡属同胞，莫不钦仰。”[4]（P39）当时，担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一届总理的是宁波帮著名商董严
信厚，担任第一届协理的是粤藉著名买办商人徐润，宁波帮的另一商董周晋镳担任坐办。绝大多数论著

称曾铸是上海商务总会第一届议董，但由于上海商会档案中并未保存第一届议董名单，其他史籍也均无

记载，所以无从查考。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历任上海商会要职的赵晋卿，后来在回忆中谈及商务总会第一

任议董名单，有祝兰舫、干兰坪、郁屏翰、朱志尧、谢纶辉、周舜卿等 11 人，其中并无曾铸 [6]（P96）。另
有论著也认为“在 1905 年抵制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曾少卿，这时只是上海商务总会中一名普通的成员”[7]

（P112）。按照惯例，商务总会召集的会议一般都是由总理或协理主持，并且先由主持者阐明召集此会
的缘由与目的，但查检各种记录本次会议的史料，均未记载商务总会的总理或协理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发

言。因此，这次重要会议是否由上海商务总会主动发起并邀集各业商董出席，抑或是各业商董自行联合

发起而假借上海商务总会会所举行，尚需仔细斟酌。

就可见史料看，认为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发起举行这次会议的说法显得比较勉强。曾铸在上外务部书

中曾说明约集各业商董召开本次会议的缘由：“窃铸等前因美定新约，禁止华工，波及士商，苛虐情形，惨

无人理。梁使拒不签约，美遣专使直与宪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铸等不忍恝视，又恐力不能争，为此邀

集各帮商董，于四月初七日特开大会，议定不用美货以相抵制。”[2]（P29）显然，其中并未提及是由上海
商务总会邀请各业商董举行这次会议，而是曾铸等商董鉴于当时各方面情形，决心起而抗争，但又担心

人少力薄，遂邀集各帮商董共同在商务总会聚议，希望得到各业支持采取一致行动。尽管此系曾铸个人

之言，但各方面记载这次会议的史料均未提及商务总会是主动发起者，其领导人也未在会上发表过任何

言论，与曾铸所说并无矛盾之处，从而表明曾铸之说应非虚言。如果上海商务总会并不是这次会议的发

起者，那么长期以来相关论著所说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动者这一结论也就难以成立。进而

言之，这种长期沿袭的结论不仅夸大了上海商务总会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作用，也抹煞了曾铸个人发挥

的重要作用与影响。确切而言，曾铸应该是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而且时人也普遍认为曾铸是这

场运动的首倡者，认为：“吾公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凡有血气，义愤同深。”[8]（第 7 版）在当时的条件下，

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系由一介商董所发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正是曾铸在抵制美

货运动期间以及后来一直广受称赞，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也可从另一方面佐证上海商务总会并非召集这次会议以

及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并证明曾铸个人的重要作用。在清末，上海商务总会无论是发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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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商法讨论会，还是号召商人参加国会请愿运动，都是由该会署名向全国商会发出通告，而发起抵制美

货运动的通电却并非由上海商务总会署名。在本次会议之后向外务部、商部、南北洋大臣和各埠商会发

出之各通电，全部都是由曾铸个人领衔。禀外务部、商部的公电全文如下：“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梁

使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以舆情不服，众

商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美念通商利益，必能就我范围。务乞坚持，大局幸甚。沪商曾铸等公禀。”

禀南北洋大臣的公电内容相似，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其内容为：“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闻美使要外

部续约，事关国体民生，切恳电部劝阻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大局幸甚。沪商曾铸等公禀。”致全国 21
埠商会的公电则主要是发布通告，请各商会积极响应：“商会鉴：美例苛禁华工，波及士商游历，现梁使不

肯签约，闻美直向外部交涉，现沪商已合词吁恳外部暂缓签约，并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祈传谕各

商知之。沪商曾铸等公启。”[2]（P27-28）
由上可知，以往许多相关论著认为上述各电均由上海商务总会发出的说法并不确切¬。也有论者意

识到商务总会领导人未领衔发电，这种现象不合常理。但如通过考察之后，知道这次会议并非以上海商

务总会的名义召集，也就不难理解商会领导人何以未领衔发电。当时的商界人士曾对上海商务总会的这

种表现提出过批评：“查四月初七日商会决议办法，传电各处，理应署上海商会四字，乃既问领衔，众有难

色，曾少卿义愤激发，遂慨然独当发起之任，于是海内外函电交驰，皆知有少卿而不知有诸公。”[9]（第 11

版）实际上曾铸并非想出风头争当领衔之人，而是在商务总会总、协理和议董疑虑重重的情形之下，才

主动“独当发起之任”，从而使电文得以顺利发出，由此进一步体现了曾铸的作用与影响。不过，由曾铸

领衔发出的各电，经由与会商董讨论通过，除说明“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之外，还特别强调了商界发

起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是“伸国权而保商利”，表明当时的商人已经意识到国家权益的保全与商家个人

利益的得失紧密相联，商人能否生存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存亡不可分离，从而将维护国家主权和维持个人

生计密切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商人近代思想意识的增强。“伸国权而保商利”，既是此次抵制美货运动的

目标，同时也可以说是近代商民外交的响亮口号。

如果说抵制美货运动开启了近代商民外交之先河，那么曾铸则称得上是肇始近代商民外交的第一

人。他不仅在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的首次会议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随后也在许多重要环节

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1905 年 5 月 14 日沪上福建帮商董在泉漳会馆集议，仍主要由曾铸发表演说，阐
明“婉曲告知寓华美商，此次华商与美停交，实出万不得已，请其电达政府，挽回定例。如其不听，二个月

后一律不买美货。演说毕，众皆拍手赞成，当即传电通商二十一埠，一律照办。”[10]（第 8 版）很显然，曾

铸已注意到当时美国实施的虐待华工之策，主要系由工党推动，其实际后果是害人害己，而抵制美货实

乃迫不得已的应对之策。曾铸还在演说中提出五条具体抵制办法，分别为：美来各货一概不用，机器等

一应在内；美船揽载，华人不应装货，各埠一律；美人所设学堂，华人子弟不应入堂读书；美人所开之行，

华人不应聘为买办及通译等；美人住宅所雇佣工，劝令停歇，疱御等人一概在内 [11]（第 3 版）。

不仅如此，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后，全国各大小城镇与运动发起地上海之间，函电纷驰，遥相呼应，

而担当联络人这一重要角色者也主要是曾铸。自从抵制美货的通电发出之后，各地商会和商人纷纷复电

表示响应。值得注意的另一细节是，这些回电注明的“启者”多是上海商会曾铸。也即回电虽然大多是发

给上海商务总会，但具体接收人却不是商会的总协理，而是曾铸，这种情况也极其少见。之所以如此，自

然是因为发起抵制美货的通电是由曾铸领衔，而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总、协理具名，各地回电自然也致

送曾铸，只是在前面加上了上海商会之名。甚至连同乡京官也致电曾铸，告知“各埠聚争美约，极为政府

及各国重视，办法宜截清界限，议约归官，抵制在商。美使如不践约改良，实行前议，弗懈众志”[12]（第 2

版）。实际上当时的曾铸并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重要领导人物，这种情况不仅在此前而且在后来均属例

¬ 许多论著都特别强调上海商务总会发出抵制美货通电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有的还将此作为标题。例如王冠华《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

1905 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第三节的标题即是“上海总商会通电抵制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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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为外埠商会发给上海商务总会的函电，接收人都是上海商会的主要领导人，不会是普通商董，这个

细节也进一步体现出曾铸个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此外，各地商会和商人向上海方面了解运动进展和协同进行办法，大多也是向曾铸致电咨询。如汉

口商会电：“商会曾少翁电悉。不定美货，各帮许允，详细章程，乞函示。”庐州商会公电：“总商会曾君少

卿等鉴：庐州商会成于廿六日，开第一次大会，抵制美约事，由会员提议，全体赞成，诸希详告遵行。”[4]

（P25，26）作为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联络人，曾铸也不断复函复电各地商会商人。据民国《上海县续
志》人物录有关曾铸的记载：“甲辰之岁，美虐华工，倡议抵制，全国响应，往来函牍多至二十万言。”在抵

制美货运动期间，曾铸还与清政府外务部等衙门以及地方官府也多有沟通联络，曾经数次上书外务部禀

告与美国领事和公使的交涉经过。这期间可谓曾铸一生中最为紧张繁忙的阶段，乃至因此而积劳成疾。

因此，国内社会各界无不视曾铸为抵制禁约运动的领袖，认为“执事于禁约一事，领袖其间，爱国之忱，尤

为士民所钦仰”[13]（第 2 版）。

另外，海外华商中的有识之士也均视曾铸为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领袖，不仅对他给予很高的

评价，而且主动寄来经费以表支持。但曾铸多次明确表示所需经费自行承担，请海内外志士无庸汇款，并

将收到的款项予以退还。他曾在致檀香山会馆函中说明：“顷接赛会公司方郡守六交到电洋三千元，以为

抵制办事之用，祇聆传示，钦佩不胜。惟兹事所需，鄙人前已声叙，不烦二人，故不敢照收。除将原洋三

千元仍交方君电还外，登报鸣谢，并志海外同胞公谊。”[14]（第 7 版）同时，曾铸还在报上刊登致海外各埠

函，说明“叠承海外各埠汇寄款项，以为拒约办事之用，但敝处一切用费，皆系自备，故来款悉交由原人汇

回，特此鸣谢，以志高谊。”[14]（第 7 版）可知曾铸担当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人和联络人，不仅付出了大量

时间与精力，而且还自行承担相关费用，谢绝热心人士的捐款，确实令人尊重与敬佩¬。

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之所以没有积极主动地承担发起抵制美货运动重任，也没有勇气公开署名向

外务部、商部以及全国各埠发布抵制通电，主要是因为商务总会的不少议董长期以经营美货业务为主，

而抵制美货将使其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虽然在当时工商各界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高涨的氛围下，商

务总会的这些议董对抵制美货不仅未予反对而且表示赞成，但其内心仍一直充满民族大义与自身经济

利益得失的纠结，直至两月限期届临在商务总会讨论正式实施“不用美货”行动的会议上，依然反复纠缠

于所谓“不用美货”与“不定美货”的争论，无非是想使此前已经购进之美货能够得以继续销售，从而尽量

减少经济损失。受此影响，上海商务总会自然很难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由勇于担当

的曾铸一人义无反顾地肩负了重任。难能可贵的是，曾铸本人却并不认为抵制美货运动系由其一己之力

所能发起，反复强调是商务总会及其众多议董之鼎力所为。他曾针对外间各种批评商务总会的议论与说

法公开发布一函，解释抵制运动的具体发起情况。全文如下：

赐书诸君鉴：工约问题发起以来，接奉本埠外埠来书，日必一二十起。毁者固不乏人，而

誉者实居多数，功归一人，仆实耻之。日来有多数来函，指摘宁帮商董，不遗余力，仆之过也。

市名掠美，君子不为。仆诚不肖，亦尝奉教。君子乃掠美不彰，如奉教何。按此事发起，厥维商

会，而商会商董，宁人又居多数，如严君筱舫、周君金箴、朱君葆三、苏君葆笙、李君云书等是

也。当发起时，仆与诸君商而后行，所以领衔发电，仆居首名者，不过为人所举耳，初无彼此之

意存乎其间，外间不察，遽加訾议，仆实愧之。愧名实不副，有负奉教也。闻之居名求实，实则

如此，而名竟如彼，若不亟为声叙，以告同胞，仆将得罪名教。阅某某来书，旁敲侧击，八面盘

¬ 有学者认为曾铸拒绝接受捐款，“此事处理颇有不当”。因为“这一运动既然是整个阶级，甚至整个民族的运动，做为领袖人物，就当处处着眼于

调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的积极性，加强整个阶级整个民族的联系纽带。……曾氏的处理不当，不但妨碍了这种有效联系的确立和加强，而且对

他个人来说也是有害无益的。”（耿云志《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这似乎有点夸大曾铸拒绝捐款的消极影响，至于对其本人的
有害无益，倒是增加了个人的经济负担，但从后来许多指责曾铸的言论看，如果他接受了捐款，很可能也会成为被攻击的口实。还有一种说法

是曾铸将捐款如数退回，无形中也就推卸了组织运动的责任，此说似乎令人有些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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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万一我不登报，而本人送登，是则仆不特得罪名教，且恐或有人从而播弄，仆一人不足惜，

其如合群公事何？严君等素明大义，事不为嫌，而空穴来风，或有影响，敬告同胞，畴昔之事，

仆不过因人成事，誉固不敢，当毁亦有所不受。事已大定，此后为所当为，人人各行其是，尽其

天职，即所以符人格，如此可也。[4]（P36-37）

此函表明，由于宁波帮商董控制的上海商务总会在最初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时的表现不是很积极，引起外

界许多批评和指责，而对曾铸则赞誉有加，由此也导致部分宁波帮商董对曾铸心存不满。因此，曾铸在

公开函中竭力说明抵制运动非其一人所能发动，“此事发起，厥维商会”，且其个人之所作所为，事前均与

主持商会的宁波帮商董“商而后行”。至于领衔发电，则不过是受人推举，不能掠众意之美，并为引起外

间对宁帮商董的批评深感愧疚。可以说，这封公开函体现了曾铸谦虚磊落的人格与品行。其实，在当时

的历史环境下领衔发电是需要勇气的，曾铸后来曾描述：“当四月初七之在商会集议也，决议相戒不用美

货，众议既同，传电各埠。杨京卿谓传电必需领衔，请问谁愿领衔者。各董逡巡却顾，重有难色。仆激于

义愤，挺身捶胸而前，谓杨京卿曰：此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风险，亦不过得罪美人，为美枪毙耳。为天

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可也。众皆拍手赞成。”[15]（第 3 版）如此勇气与精神，不能不令人赞叹。

三、曾铸及沪商与美国公使、总领事的交锋

曾铸个人以及和沪上商董一起与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驻沪总领事的直接交锋，在中国近代史上从

无先例，可以反映近代早期商人外交的具体情况。而在此过程中，曾铸同样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

自上海商人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报章舆论也大加赞扬，很快就产生了显著

影响。《申报》1905 年 5 月 17 日发表的文章阐明：“商会各董已于前日集议，力筹抵制之法，次日广帮各
商又会议于广肇公所，未几建帮各商又集议于泉漳会馆，此外如公忠会、人镜社亦皆定期演说，以谋抵制

之法……记者观于此事，不禁深喜吾中国之民气尚能如此固结，如此发达，当亦通商互市以来，绝无仅有

之伟大举动也。”而民气之发扬光大，足使外人知晓：我国“政府可欺而吾民不可欺，政府可诱而吾民不可

诱，政府可胁而吾民不可胁。压力愈深，则反动力愈大。倘逼迫过甚，其起而反对者，必于彼有大不利”。

美国新任驻沪总领事也深知其影响，为了防止抵制美货运动蔓延，匆忙照会上海道，“大略谓：在沪华商

集约抵制敝国禁止华工续约一事，多有误会，望贵道约日传集各帮领袖至洋务局，本代总领事当亲莅明

白区示，如有函禀，亦愿代达本国政府，万勿徒事纷扰，致碍大局。”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也照会清政

府外务部，要求设法禁阻商人抵制美货行动。

1905 年 5 月 21 日，美总领事劳治思邀请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徐润、周晋镳、李云书、曾少卿、邵
琴涛等商董在总领事署洽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也到场。这是上海商务总会商董与美国公使和总

领事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交锋，柔克义首先假惺惺地表示：“外间近日颇有敝国续定苛约，腾为口实者，然

其实并无此事。本政府拟定续约，极欲改良，务使两国均沾利益，外间所说似有误会。按续约须由下议院

议准，然后签允，为时当在六个月后。今议抵制，殊非其时，且敝国与贵国睦谊最敦，商情亦素所最洽，一

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面对这种说词，曾铸当即予以反驳：“续约改良，众所愿闻，然旧约有

苛待明文，而流弊如此。至两国交谊，则诚如贵公使所云，久为敝国上下所公认，然贵国所以不以平等相

待者，盖非本意，工党为之。仆于书肆购得华工禁约记，特专呈阅，所有历届约章，以及种种苛待，言之极

详，窃愿贵公使一为流览。”对于曾铸的当面诘问，柔克义不得不再次表示：“禁约改良，容当商榷，不过稍

待时日，而不用美货之说，贵商董当体两国政府平日交谊，劝谕众人千万不可纷扰。”洋布业商董苏葆森

指出：“贵国洋布，仆销最多，各货有定至年底者，贵公使顷言签约尚待六个月后，当非虚语。然贵国一日

不定约，即华人一日不定心，不必不用美货，即此逐步减销，于仆即大有不便，何能待至六个月？”上海商

务总会座办周晋镳最后阐明：“贵国本文明国，所以不满人意，授人口实者，不过偏护工党耳，诚如公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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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完全文明贵国，当为天下公认。”[16]（第 3-4 版）相比较而言，曾铸的言词最激烈，态度也最坚决。外国

公使和总领事与中国商董像这样直接面谈交涉中美两国续约的外交事宜，可谓前无先例，体现了商人影

响力的极大增强。近代中国的商民外交也由此而发端。

当日下午，针对与美国公使的交涉，上海商务总会“集本埠绅董再议美国华工禁约，到者约二百人”。

先由方守六演说在美了解之相关情形，痛陈“美例日苛，我让一步，彼即进一步，此约原为限制华工而设，

今乃波及一切华人，若此次不争，后果不堪设想，望同志诸公坚持到底，不可错过机会”。继由曾铸演说，

除报告上午与美国公使交涉经过外，特别阐明“中国向来与外国交涉，均不令民间与知，此约无论迟早，

倘我政府贸然遽行画押，则民间必实受其害。故吾人必须向此层留意，设法预为防备”。这番演说揭示了

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在外交上长期存在的弊端，并阐明需对美国公使所说预加防范。张少塘随后在演说

中提出：“美约关涉工商，政府当将此事始末宣布，各工商同筹抵制之策，提议宜电美国询悉此届续约实

在办法情形。”曾铸遂又再次登台，“问众意宜否发电，座中无不举手赞成”。最后，与会者纷纷表示一定要

“坚持初议，众志成城，万勿虎头蛇尾，使外人此后愈轻我国”[17]（第 4 版）。不难发现，几乎在所有抵制禁

约集会上，曾铸都是最为积极活跃的一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曾铸以及上海商董的上述抵

制行动，旅美华商不无感激之情，致电表示：“抵制事请力持到底，美洲十万同胞叩谢！”

美国驻沪总领事在与商董会谈之后，又按驻华公使之意，函达上海商务总会并致送有关续约之华文

略说，企图采用哄骗手段，阻止中国人民开展抵制美货运动，曾铸等多数商董当然不会受此蒙骗。

为使外务部及时了解沪商与美公使和总领事交涉的相关具体情况，不被即将到京的柔克义之言词

迷惑，坚持官民合力抵制，曾铸还急忙上书外务部，说明：“查柔克义即日来京，深恐到部晤商，又作权词，

转多周折，为特赶将铸等与美使柔克义问答情形，及美使译送华文略说，汇缮清折，连同美领事原函两

封，一并呈请俯赐鉴核，以便美使到时，相机对付，若不就我范围，铸等已与所说过二个月后不用美货，

万不能候至六月以后，务求据情力争。”曾铸预想到柔克义到京之后，势必会以种种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

改约要求，向外务部表示“设或美使与铸等所说到京不认”，需有应对之策，可由“铸等抄送各日报，分别

刊登，布告各埠商董，以期合群抵制。美势虽强，当亦稍知转计。至美使到京，务求促令赶紧改良，并明

言此次约本必须寄予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美使迫于公论，并经宪部一再磋商，当不至如前梗议。”[2]

（P30）从上书内容看，曾铸显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外务部支持，达到全国商人抵制禁约的目的。不出曾铸
之所料，柔克义到京后即以种种花言巧语要求外务部阻止商人不用美货，但外务部回复照会表示“华商

建不购美货之议，诚非无因”，委婉地拒绝了柔克义的要求。

但此后不久，报载沪上商董公宴美国新任总领事等人，互议美约。从相关报道中并未看到曾铸参加

了这次宴请，但因有商董向美总领事表示：“商董等今惟恪遵贵公使明教，静候二月后改良可也。”[18]（第

4 版）结果外间生出种种传闻，以至曾铸也受到连累。“有谓受美甘言所饴者，有谓中美缓兵之计者”，曾

铸甚至收到“某君来函，竟有苟非受人贿托，当不遽变初心之语，为之错愕”。为此，曾铸不得不登报申

明：“工约不改良，士商不优待，铸将何以自明？此问题不能不预为声叙。美使柔君二月以后，如果不践

所约，惟有照行前议，专设总会，联络各埠，实行抵制各法。上海应用会费不烦二人，如变初心，有如皦

日。”[19]（第 2 版）稍后，曾铸又在报上发布复杭州士民函，对抵制禁约的相关具体情况予以解释，并重申

万众一心，实行抵制的坚决态度。由此可知，曾铸以极大的勇气首倡抵制美货，为之辛劳奔走，与各方斡

旋，虽受到广泛赞誉，但同时也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并要面对美方的巨大压力，处境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曾铸仍不改初衷，勉力继续坚持。但至 1905 年 7 月上旬，报章又登载坊间传闻曾铸已同
意展期六个月实行不用美货，称“上海商会诸董有再展四个月，俟六个月期满实行之说，并闻已商之曾少

卿，业经定议”。展缓六月实行不用美货，原系美国公使柔克义与上海商董交涉时提出的要求，因而这一

传闻再度引发对曾铸的非议，并且沸沸扬扬蔓延至全国各地，外埠士商也不断致电或致函向曾铸提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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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面对不实传闻，已经心力交瘁的曾铸不得不再次在报章登载公开函，表示“报载有鄙人已允展期不

用美货异闻一则，不胜诧异”，并阐明“二月之约乃鄙人于四月十八日在美署与美使柔君等而订，虽美使

有二月不及、缓六月之说，鄙人并未允许。而不用美货之议，风传海内外，众意佥同，正在盼候期届实行

抵制。”这封公开函还透露：“上月杪忽有当道电阻开会之事，要知不用美货乃人人自有之权，与国际毫无

关涉，然则政府虽欲阻止，恐亦无从措辞。阻止之道，充其量不过阻止开会而已，不能强令人人定用美货

也。”面对压力的曾铸最后在公开函中“敬告海内外同胞，六月十八两月期满，鄙人当函致美署，声明期

届，一面登报广告实行不用美货之议吁，初心未变，阻力忽来，我同胞有何善策以济吾，穷子日望之”。报

章在发表这封公开函时，所附编者按语称：“曾君已允展期不用美货之说，昨已传遍官商，本馆既有所闻，

不得不记之于报，以为天下怪诧之事，竟有如是者。兹得曾君来函，始知展缓不用美货限期，曾君未曾允

许。窃意曾君当集议此事时激昂慷慨，颇具血诚，想断不致遽易初衷，忽置同胞于不顾，海内志士，幸勿

灰心，请随曾君之设施，实行抵拒之政策。”[20]（第 2 版）屡屡出现的这些有损曾铸声誉的传闻和谣言，再

次表明曾铸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与压力，而在各种困难与压力面前坚持不改初衷，更体现了曾铸值得称赞

的坚韧品质。因此，这封公开函见报后，本埠外埠人士又纷纷致函曾铸表达敬仰之情，对于当时的曾铸

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与鼓励。

1905 年 7 月 10 日曾铸致函美总领事劳治思，说明“改良工约一事，自与贵国公使暨贵总领事面订
后，日接各埠函电，多所责备，曾择要钞登日报，想早鉴及。现在二月之约将届，若不开示改良办法，仆又

将受各埠士商责备。查买卖交易，本应两相情愿，如果工约不满敝国士商之意，因而不买贵国之货，不独

贵国不能过问，即敝国政府亦断不能强令购买，盖买与不买人人自有权……请贵国公使迅示改良办法，

以便电传各埠力劝照常交易，如其不然，惟有各行其是。”但劳治思只是答复“即电达柔公使，一俟接到

复电即行奉闻”。稍后，上海道在商务总会的催促之下，也向美总领事询问禁约改良之切实证据。劳治思

在回复中仍以美国议院正值停议期，需至年底开议，坚持要求以六月为限，并说“彼此立约，本有欲使此

后更加亲睦”，如“十八日停用美货之说果确，该会求速而反以致缓，因事既决裂，该约成立之期转未可

必。希即……仍照前议，以待新约之成，如必欲强而致之，则非本总领事所敢预知也”[21]（第 2 版）。美国

公使柔克义则仍试图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实施不用美货，“照会外部请电致各省督抚，一体禁

阻”。外务部照复：“商民合群抵制并非无因，实非寻常聚众会议者可比，未便压制禁阻，惟有婉为劝导之

一法。”[22]（第 3 版）

1905 年 7 月 20 日，曾铸提出的二月限期届临。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业商董举行大会，“钱业董事
谢君谓不用美货可展缓四个月，而不定美货则从今日始，庶几已定之美货仍可销行等语，大众不以此说

为然”。见此情形，曾铸即“登台演说开会宗旨及与外人交际之事，并勉诸华人努力合办，以实行抵制”，

使大会转为讨论实行不用美货之主题。接着，“由戈君朋云演说美虐华人之可愤，后由叶君浩吾演说不用

美货、不定美货宜合力并办”。其间有邬姓商董“演说不定美货之难，未及五六语即为众人所斥退”。最

后，“各帮签名毕，即拟定通告全国三十五埠电稿，遂散会”[23]（第 2 版）。至此，抵制美货的行动正式开始

实施。

可以看出，在二月限期届临上海商务总会举行的这次大会上，有部分商董对于是否按期实行不用美

货持不同态度。在沪学会召集的各界公议实行不用美货特别大会上，并无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全体与

会者群情激昂，态度坚决，认为“不用美货，系我人自主之权，无论美人不能干预，政府亦不能禁止，故此

为至容易之事，无须商量者。又痛言天下只有自立，决无依赖他人之道……在座一律举手，决议即日不

用美货，并助各商业共筹处置现存美货之善后办法，拟稿送由商务总会电致外部、商部及各埠。”[24]（第

2 版）在上海商务总会举行的大会上则相继有商董提出将不用美货期限再缓四月，或将不定美货与不用

美货分开进行，使“已定之美货仍可销行”，只是在曾铸发言以后，得到绝大多数商董支持，大会才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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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不用美货决议。

就在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业商董举行大会的当日上午，曾铸曾再次与美总领事劳治思当面进行了

会晤与交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曾铸的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改变。但有的论著却认为这次面谈是曾铸为

了寻求妥协，实乃误解曾铸之意。会谈中劳治思一开始仍然强硬坚持应以六月为限，声称“敝国开会时

在十月，刻非其时，奈何强人所难？”曾铸回复：“事有常变，不能概论。即如四月十八日贵署之会，是日适

逢礼拜，仆于礼拜向不办公，所以违而应招者，亦以事关重大，不敢不到。譬如贵国属岛有人袭取，必候

开会定议乎？抑即遣兵轮乎？”劳治思强词夺理地说：“此乃警事，与和约事不同。”曾铸答曰：“寻常和约，

静候开会是也。此次之事，岂寻常乎？政府不能争，民人起争之。按照约满年限，应于上年开议矣，何必

今日。”面对曾铸的驳问和坚决态度，劳治思只好转而说明：“此事敝国近已改良，况昨日敝公使来电，亦

欲早日定妥。”¬曾铸遂要求劳治思“写一凭字与我，当为传知”，劳称不便写此凭字，请求曾铸“劝商民弗

与敝国为难，静候政府办理”。并说“换约有非他人所能参预者，本领事深恐牵动大局，有碍邦交，故不惮

言之谆谆”。所谓“牵动大局、有碍邦交”，是美国公使和总领事一以贯之的恫吓之词，曾铸针锋相对地阐

明：“此次之事，办法文明，不愁牵动。此非一人私言，不见各国报章乎，堪称抵制文明，亦既报不一报矣。

至于换约静候政府，此言是也。然而不用美货，人各有权，不特贵国不能干预，即敝国政府亦不能勉强，

所谓人人自有权也。”此番答词可谓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充分显示了曾铸对外交涉的能力与胆量。最后，

无可奈何的劳治思只能对曾铸说：“此事君能发起，必能收拾。”曾铸回答：“火点而即扑易也，一经燎原，

收拾不易。且近来敝国商民颇饶热力，极讲合群，恐非空泛之言，所能排解。”[25]（第 2-3 版）从上述面晤

交涉的全程显然看不出曾铸有任何妥协之意。

综上所述，作为一介商董的曾铸，在与美国公使和驻沪总领事交涉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不断受到美

方的威胁，也曾被传闻与谣言中伤，但他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态度坚决地主张“伸国

权而保商利”，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删除华工禁约中的虐待华人条款。尽管多次交涉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但仍不乏意义，不仅体现了曾铸个人非凡的能力与影响，也开创了近代中国商民外交的先河。报章刊登

了上述曾铸与劳治思会晤交涉的详细情况，有识之士阅后十分感慨，特地致函曾铸表示：“阅报载公与美

领事问答，� 言皆有物，无一不为海内苍生计，有此胆识真无伦矣。”[26]（第 3 版）还有的称赞曾铸“不辞嫌

怨，不避艰险，数与美领事磋商辨难，不激不随，不亢不卑，深合文明办法，早为各国所公许。”[2]（P442）

四、曾铸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及时人评价

不用美货自 1905 年 7 月 20 日正式实施之后，整个抵制行动很快即发展至高潮。“海内外通商各
埠，内地城乡僻壤，凡商界学界女界工界，闻风兴起，接踵开会，国民合群，于斯为烈。尤难者戒用美货，

万众一心，电费会资不惜巨帑，文明抵制，照耀环球。”[2]（P13）8 月 11 日，曾铸突然在上海各大报同时
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引起全国舆论高度关注。以往有些论著认为，这是曾铸受到生命威胁而不得

不退出抵制美货运动的告别书，体现了商人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其实，这种传统结论

也是很值得推敲的。

曾铸确实在《留别天下同胞书》中坦陈自己遭遇了生命威胁：“初八日得某某密函，有谓某等闭门

私议，已定害公之策。大旨不外运动当道，恐吓政府，有虽糜巨万，在所不惜之语，并引林文忠巳事为证。

函凡千二百言，有谓运动各领事，谓华人团体若成，势将不利各国，若不猛予力压，欧西之人窃恐不能安

居中土……初九日有素不相识之客二人来一见，请间叩其来意，除大旨与初八函告近似外，详言某等私

议图害情形，历历如绘……二君将行力劝暂时走避，若不走避，万难免祸，并谓公一身关系全体，不可轻

于一掷。言次泪随声下，仆亦为之酸鼻。”何人在当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欲谋害曾铸，至今我们仍无从

¬ 柔克义致劳治思电文内容为：“不用美货，仅损美商，而商人在美已严加抗议此禁约，近更为此事出力。本署现与外部商订约稿，亟望早日定

妥。”载于《申报》，《纪曾少卿与美总领事罗志思面商工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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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曾铸并非畏死之人，更未因此而退缩。他坚决地表示自己当初领衔发电时，即已

昭告“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既以一死许之，今日从而避之，有此理乎？且仆一人畏死，更惹全球轻

视，谓中国人性质不过畏死而已。轻视如故，残贼如故，奴隶如故，牛马如故，固不消说，而仆遂为天下罪

人矣”。此时曾铸仍坚定地向国人阐明：“死于美人，死于业美货者，皆仆正当死法，虽死犹生，死无遗憾。

所不能无耿耿者，仆死之后，我同胞既畏外人恫吓，又畏政府压制，团体因而解散，此后二万万方里任人

分割，四万万同胞听人残贼，既无复成人格之一日，又无挽回国势之一日，此则九泉有知，死有余痛者。”

曾铸告诫国人：“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若贻各国以不文明口实，则我死亦

不瞑目也。”[27]（第 3 版）通观留别书全文，丝毫感受不到曾铸有担心自己生命危险之虞，相反处处显露

出死而无憾的坚定决心。

《留别天下同胞书》发表以后，曾铸的声誉并没有因此受到不良影响。“中国各埠志士，来函慰藉者，

日必数百起，皆国民精神热血之所萃。”[4]（P51）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无人批评曾铸临阵退缩，更无人
指责曾铸是胆小畏死之人，而是对其赞誉有加。“昨阅日报，得公留别天下同胞一书，觉字字从侠肠流出，

笔笔出热血写成，慷慨激昂，竟不觉五体投地。呜呼曾公！人谁无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公为天

下公益死，亦复何憾？况乎死生有命，若不当死，虽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不能我害；若其当死，虽处广厦

之中，重裀之上，左扁鹊而右和缓，亦难幸免……自留别同胞一书出，而天下之志士愿为公死者有人，愿

继公起者有人。”[28]（第 7 版）随后，报载生挽诗联接连而出，总计多达百余首。例如：“从廿世纪初建立

大猷救困扶危勋业直同三不朽，合卅五埠力结成团体舍生取义姓名应播万斯年。”又如：“抵制为华工协

力合群与四百兆同胞争成人格，图谋凭若辈甘心待死俾五大洲翘首共仰公名”[2]（P522）。这些评价虽
不无溢美之词，但却都是对曾铸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的高度肯定。

众多慰藉来函大都强烈谴责威胁谋害曾铸之人。有的指出：“读留别天下同胞书，为之肃然起敬。夫

抵制美约，戒用美货，公以热血苦心，为天下倡。不意事至今日，竟有因此而欲中伤公者。此等人全无心

肝，甘心媚外，我辈羞与立于天之下地之上。”[4]（P50）有的正告欲谋害曾铸之人：“即杀尽我四万万同
胞，亦不能改变初心，反而思之其尚有一点之天良存乎否乎！”还有的发出警告：“欲祸人者，一旦败露，

国人将共死之，不足祸人，而适以祸己也。”显然，对于向曾铸发出死亡威胁者，社会各界均表示愤怒与

谴责。

其次是对曾铸大加赞扬，高度肯定其言行。有的认为“吾中国何幸，得此磊磊落落，光明俊伟，有生

不恋，视死如归之烈士。”[4]（P50）还有的表示：“读阁下留别书，淋漓慷慨，不禁为我中国前途贺也。”文
明拒约社 18 位发起人发表《敬告天下同胞》，阐明：“曾公欲牺牲一身，以救同胞，设有不测，我辈誓继公
志，不死不休，愿我四万万同胞，宁学曾公死，毋学奸商生。”[29]（第 7 版）显而易见，这些评价对曾铸发起

抵制美货的作用与影响较诸一般人都看得更高更远。

再次是对曾铸给予大力支持与声援，表示将坚持斗争到底。绍兴士商致函表示：“读留别书愤甚，抵

制美约为吾人固有天职，今公只身犯难，果不测，吾绍誓更坚持，公勉之。”有的阐明：“公死海内外同胞未

必尽死，人心一日不死，美约一日不改，则前仆后起，必有继公者。某等虽无公之才望，亦愿牺牲其躯壳，

憔悴其笔舌，尽力之所能及，以补公志之未竟。”[4]（P50）还有的则表示：“曾少卿虽死，必有继曾少卿而
起者。不用美货，国人皆公认实行矣。曾少卿死，而不用美货者固在；曾少卿死，而国人不用美货之心益

坚。”[30]（第 3 版）这些来函使曾铸深感欣慰，并为此公开发表一份致同胞书，表示：“读赐书为之狂喜，喜

同胞进步，近来有如此其速也。仆未必死，即死矣，人人求已，何患国势不张？若如人后所云，仆不愿闻，

请观留别书不必与死我者为难语，便知仆意。此两日日接百函，函皆带血，呜呼！曾少卿可以死矣，万一

不死，美约改良而后，尚当汇刊来函，以志热诚。”[31]（第 7 版）需要指出的是，曾铸在《留别天下同胞书》

中并未流露出退隐之意，而且在此之后他实际上也并没有完全退出抵制美货运动。紧接着，他又就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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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馆围绕不用美货提出的诸多质疑在报上予以详细答复，并说明“贵报为不定美货事，予发起人三日

限答，仆将就死，尚有何言以答明询乎？然三日未死，则不敢故违雅令。”[32]（第 2 版）此时的曾铸面临着

更多来自美国和清政府的双重压力。美国公使柔克义将曾铸视同眼中钉，称之为“首创抵制”的祸首，一

再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将其革惩。外务部一方面迫于美使压力，另一方面也担心抵制美约激成民变，接连

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对曾铸予以惩处。周馥深知曾铸当时威望极高，且民众愤激，如对其予以惩处将

会产生相反效果，遂致函外务部表示：“查曾少卿为人，急公好义，众望素孚，此次相戒不用美货，众人公

共决议，渠不过为发电主名，若遽革惩，恐众怒难犯，转致滋生他变……若如柔使所请，徒用压力革究一

二人，于事无济。柔使曾久处华，情形较熟，谅能深悉也。”[33]（第 2 版）由于周馥并未按照外务部之意革

惩曾铸，报章称其“深知大体”。实际上周馥是不愿因惩处曾铸背负骂名，暗中电令上海道袁树勋设法迫

使曾铸离开上海。袁则认为曾既不惧死，何患其他。“美领事初欲拿办，嗣以公论所在，未敢肆意。且曾早

辨一死，安肯以避祸贻笑于人。若劝令他去以为保全，无论曾少卿不肯行，就令勉承宪意，流言蠭起，转

为震动”，唯有“示之镇静，上下相喻于无言，实为两全之策”[34]（P210）。
不容否认，此后的曾铸不再像从前那样极其活跃，抵制美货运动也慢慢地趋向于低潮。曾铸后来曾

解释说：“抵制美约，由鄙人领衔，振臂一呼，全球震动。迨夫八月，戛然中止。外人不察，有谓虎头蛇尾者，

有谓为德不卒者，皆非知我者也。按当时鄙人适为商会总理，商会隶属商部，遵奉谕旨，分所应尔。”[35]

（P38）这种解释显然无法令人满意，体现了曾铸存在的某些不足。但也要看到，在此之后他同样每日收
到海内外各埠众多函电，并予以回复。直至 1905 年 12 月，曾铸仍为抵制美约事致函美总领事劳治思，
与此同时，曾铸还致电外务部表示：“工约近将提议，众意菲、檀两岛前未入约，今应不入议内，铸已据情

函告美领，如办不到，大部即徇美请，人人亦不公认，相戒不用美货六字，势必坚持到底，恐于政体有关，

为亟电禀”[7]（P100），其态度同样比较坚决。
1905 年 11 月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的换届改选结果，可以说是上海工商界对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

中突出表现给予的最为客观的高度评价。由于宁波商帮在上海工商界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均最为雄厚，因

而上海商务总会自成立之后，在清末历届当选总理者均为宁波帮商董，唯独 1905 年这一届是例外。11
月 14 日，“商会邀集各帮商董用秘密投票法公举总理、协理，二点钟各董齐集，照式秘密投票，由商部王
丞堂丹揆监视开筒。曾君少卿得二十六票，举为总理，朱君葆三得二十票，举为协理。举既定，曾君起而

言曰：猥承公举，敢不仰承众意，第才非肆应，识欠明通，近已勉从邑绅雅令，办理总工程局，正虞陨越，何

敢再总理商会？力辞不就。王丞堂曰：照章经众举定，不得辞让。”[36]（第 2 版）曾铸遂不得不遵从众商之

意，勉为应允。随后王丹揆禀报商部：“上海商会开第一次特会，实行投票公举候选道曾铸为总理，三品

衔候补道朱佩珍为协理，群情悦服，请凭电札委饬遵。”商部很快“准予札委，以资董率”，并强调“上海为

通商巨埠，商务甚繁，所有该埠商务总会总、协理等，关系綦重”[6]（P10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
是因为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身为福建帮商董的曾铸不可能高票当选上海商务总会总理。

1905 年 10 月，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重要的商办地方自治机构。
曾铸非主要发起人，却当选为 4 位办事总董之一。该局设领袖总董 1 人、办事总董 4 人、议事经董 33
人。其中常川驻局办事总董 2 人、常川到局办事总董 2 人，是具体负责总工程局日常事务的主要领导
人。曾铸能够当选为该局办事总董，自然也与其发起和领导抵制美货运动获得极高社会声誉紧密相关。

继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中国人民还曾掀起大规模收回利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已身患疾病的曾铸

又为反对英国强行攫取江浙铁路修筑权，向英使提出抵制英货之警告。据记载：“上海曾君少卿以江浙、

西江二事，日前致请愿书于英使云：鄙人有疾，静养乡居，忽忽六阅月。医者云肝疾忌触气，勿阅报章，以

故不闻外事，亦六阅月。近日肝气略平，稍能起坐，闷坐无聊，命从者购取报章，一为披览，乃知外间有江

浙路款勒借事，西江警权争竞事，是非曲直，报章已详载言之，无俟鄙人喋喋。特是鄙人亦中国一分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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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鄙人虽病，一息尚存，何敢放弃？……鄙人请援照前年抵制美约例，传电各埠，内

地则相戒不用英货，口岸则相戒不装英载。”请愿书还说明：“今鄙人交卸总理，业已年余，不为公仆，还我

国民资格，作文明抵制，不涉国际，不关交涉，敝政府虽专制，其能强令人人必用英货、必装英载乎？”[35]

（P37-39）可见曾铸并未因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而不再顾及“伸国权而保商利”之职责。英使深知曾
铸发起抵制洋货的号召力，急忙要求清政府外务部予以阻止。外务部也担心抵制英货一发而不可控，要

求各级官府严禁抵制行动。

1908 年，60 岁的曾铸因病去世，各地各界均表示哀悼，并再次对曾铸给予极高评价。诸多挽联情深
意切，令人十分感慨。上海裕记书庄编辑的《曾少卿》一书“序言”，称该书为各界应阅之书，盖因“曾少

卿曾从人读僧，是僧界中不可少之书也；曾少卿商人也，时入官为卿，又为官场中不可少之书也；曾少卿

为人乐善好施，创设贫儿院，即号曰悲航道人无不可也；商为国耻，倡议抵约，即尊之医国上卿，亦无不

可；其平日清闲一室而劳苦中心，忘情身家而致意民物，诚哉二十世纪商界中一绝大伟人也。”[37]（P1）
随后数年逢曾铸忌日，多有纪念活动。如 1910 年上海贫儿院举办纪念会，来宾千余人，叶惠钧等人发表
演说：“曾公创办此院之时，受几多困苦，受几多磨折，维公能百折不回，乃成其志。逢公忌诞纪念以祭之，

祭昔日之曾公有穷尽，祭今日之曾公无穷尽也；祭一曾公穷尽，祭数曾公无穷尽也。公一商人，以深远之

眼光，具宏大之魄力，为吾辈吐气，作有形之保商不足，更作无形之保商。拒约而后，更创此院，其意将化

尽商界之盗贼也……公身虽死，公心其不死。”[38]（P1）1911 年举办曾铸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民立中
学、幼童学校、南市商团公会、商余学会等均致祭文，上海自治公所、商务分会发表的祭文称：“公之生平，

其志愿在宏济万物，造福民生。痌欧氛之日逼，感国事而奋身，溯抵制美货之役，激于义愤，同胞亿兆，一

呼百应。乙丙之际，自治草创，维公提倡协助，扶颠济险，而排众喙之狺狺。凡夫鸦片之禁，米价之平，均

有赖于擘画。故至今食公之惠者，抚念畴昔，莫不感激而嗟呻。”[39]（P3）言虽简短，却概括了曾铸一生
的主要贡献。1909 年，上海有识之士还决定集资铸造曾铸铜像。据《图画日报》载：“上海已故商董曾少
卿君，因抵制美货一事，得享盛名，而商界及各项慈善事业，亦热心提倡，无役不从。殁后数年，流风未泯，

兹由沪上同人纠集巨资，倩沪南求新厂铸就紫铜质之遗像，约长六尺。闻造成后，安置于贫儿院前，以传

流后世，永为纪念。”[40]（P12）最终历经坎坷，曾铸铜像于 1925 年铸成后，其安置仪式在贫儿院举行。

五、余论

通过抵制美货运动可知，随着 20 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商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以全
新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正如《时报》论说所称：“以美禁华工续

约一节，上下内外，群相告语，亟筹所以抵制之策。或议不用美货，或议华人不为美用，于是开演说会者

有之，设美货陈列所者有之，是为中国民族主义发达之第三期。凡此结种种之社会，筹种种之方法，发起

之人，与表同情之人，大抵皆商界中人也，学界中人也。未尝身经海外而亲受其虐待也，于华工禁约无急

切之利害也，而愿云合响应，风起水涌，协力同心，如出一辙者，无他，皆由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渐进而为

民族主义之明证也。”[41]（第 2 版）曾铸在这场反帝爱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倡导者、联络者甚至是

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堪称这一时期新兴商人群体最杰出的代表，足以名垂青史。

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曾铸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言行与影响无疑应该值得充分肯定，但当时的中

国能够出现曾铸这样的“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如果不

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社会各阶层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
普遍高涨，曾铸的倡导也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响应，更谈不上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

运动。其实，类似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一位年近六旬的商董承担发起、联络和领导重任，

这并非完全合理之历史现象。尤其是当时上海商务总会已经成立，作为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商会，在各

方面都具有传统商人组织所不具备的优势与能量，理应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不应由曾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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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勉为其难。尽管曾铸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与毅力，但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何况他还

只是一介商人而并非政治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我们无法要求他做到如同有论者所说的那样，在运动

中建立统一的组织系统和有力的领导机构，避免运动的分散性和自发性缺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与当时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人并不完全协调一致，以致他只能以个人或连同一批‘沪商’出面发出

函电，表示政见主张，而不能名正言顺地使用‘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42]（P84），这常常使曾铸感到无
所依靠而力不从心。此外，过分地要求曾铸在整个运动中不管面临何种困难和压力，都应始终如一、态

度坚决地全力以赴而不能有任何妥协动摇的表现，这是否对历史人物不切实际的苛求，抑或是一种政治

道德和民族道义的绑架？时人即已意识到曾铸的难处，既然时人都能够以惭愧之心对曾铸表示理解，今

人又为何要苛求历史人物，而不给予历史的同情？

推而论之，对于整个商人群体尤其是一些大商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表现也应予以恰如其分的肯

定，而不应只是简单地批评其软弱妥协，一味谴责他们没有将这场运动坚持到底，直至完全达到预期目

标。对于商人的切身利害得失与正常生活的维系，是否也应予以适当考虑¬？同样，时论对此也有一定认

识，认为“各埠商人，群以不卖美货为抵制，而商务总会各大商，且肯以不定美货为抵制，斯诚难之又难者

矣。何谓难之又难，盖其受之利害有大小也，虽然抵制禁约，为华人者，人人有应尽之义务也，非可使商务

总会诸公独为其难也，非可使签约不定美货诸公，独捐其大利而受大害也，皆当各尽其能力而分任”[43]

（第 2 版）。然而，以往的论著却对此置之不论，只是简单地予以批评和指责，这恐怕也值得再予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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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Figure Zeng Zhu in the Commercial Circle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oycott of American Goods

Zhu Y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Zeng Zhu, a Chinese merchant, became an advocate, liaison, and even leader of the anti-
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to protes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o forced China to sign a
“Prohibition Agreement”that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abused the Chinese people. He launched the boycott

of American goods with extraordinary courage, which received active responses from the commercial and aca-
demic circles, setting off a nationwide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He later became the main liaison
of this movement, making face-to-fac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S Minister and the Consul General, and was the
forerunner of modern merchant diplomacy. At the time when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Zeng Zhu published an
impassioned letter to his fellow Chinese national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gained universal respect and praise
from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His unique deed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on him the fame of“the greatest
figure in the Chinese commercial circl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negligence and biased evaluations of Zeng
Zhu’s important role and influence in the boycott of American goods in many previous works are all open to
discussion.

Key words Zeng Zhu; Chamber of Commerce; boycott of American goods;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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